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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忆，忆江南，一定不会忘记老
底子的杭帮菜。

所谓的老底子，不妨从良渚文化
遗址中寻找：五千多年前，杭州人就
已懂得“饭稻羹鱼”——用稻米做饭，
用鱼鲜做羹，专家认为，此乃杭帮菜
的雏形。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随着时代发
展，杭帮菜博采众长，渐渐从“浙菜”中
脱颖而出，执“浙菜”之牛耳，不能不归
功于大运河的开凿和宋室的南渡。

隋代钱塘升郡，大运河开通，南方
财富汇聚于杭，北上中原。杭州由此成
为融经济、文化、政治、交通于一体的
南北大动脉终端，汇集了各地的饮食
风情。譬如，京帮擅长制作难度较大的

“硬菜”——熊掌、燕窝、鱼翅、海参
……这些山珍海味强调吊汤、重火劲、
重入味，菜品味醇、香厚。有了大运河
的便利，杭州的众多酒家、餐馆引进了
不少京帮菜馆的优秀厨师，他们各展
所长，杭帮菜中自然少不了清扒鱼翅、
稀卤海参、蟹黄鱼肚等等高档京帮菜。
只是，厨师们在菜肴风味上略加改进，
更迎合南人的胃口。

宋朝君臣原是居住在黄河流域的
北方人，传统食物是面条和羊肉。当
年，他们因“靖康之难”被迫迁都于杭
州（临安）后，也把饮食习俗带到了江
南。而首都杭州既有物产丰博之利，又
有碧海青山之秀，杭州人又善于博采

众长，终于造就南北杂糅的杭帮菜完
整体系。到了清朝，杭帮菜达到更高水
平，乾隆西湖行宫御膳食谱保存至今，
仍不失为杭帮菜的精美缩影。

所以说，杭州的美，不仅美在“东
南形胜”，也美在“自古繁华”；不仅美
在“春来江水绿如蓝”，也美在江河之
外的“商贾云集，酒肆林立”。如果说灵
山秀水是来自大自然的丰厚馈赠，那
么杭帮菜便是点缀于山水间的饰物，
南北辉映、相得益彰。

有评论家说，中华民族大大小小
的融合数不胜数，大多湮没在历史的
长河里。杭帮菜历时八百余年，既能高
度融合又能清楚分辨南北特色，不得
不说是个传奇。

一款好的菜肴，不外乎色、香、味、
形俱全。杭帮菜之所以是个“传奇”，除
了看色闻香品味之外，更能发挥想象，
体悟意境。

意境，景中有情，情中有景，情景
交融，是中华民族在长期艺术实践中
形成的一种审美意趣。杭帮菜既注重
色香味，更讲究意境美，以满足消费者
精神上的快感和对现实生活的体味。

《梦粱录》说：“杭城风俗，凡百货卖饮
食之人……盘食器皿，新洁精巧，以炫
耀入耳目……”

美馔美器，美美与共。只要稍微留
意，即能发现杭州的大厨善于运用刀
法、配色、装盘等烹饪技艺和美学原

理，把精与美、强与巧有机结合，在不
经意中呈现出一种含蓄之美。譬如，传
统名菜薄片火腿，片片厚薄均等，整齐
划一，每片红白相间，造型犹如江南水
乡的拱桥，仿若一幅水彩画。

“一菜一典”，又是杭帮菜的另一
文化特色。像东坡肉的轶闻、叫花鸡
的来历、西湖醋鱼的传说、龙井虾仁
的联想、宋嫂鱼羹的佳话以及莼鲈之
思的寓意，无不诗情画意，趣味盎然。

不独如此，念一念那些传统名菜
名点，也都是滴溜溜地顺口——龙井
虾仁、叫花童鸡、蜜汁火方、清蒸鲥
鱼、火蒙鞭笋、荷叶粉蒸肉、西湖莼
菜汤、咸件儿、片儿川、猫耳朵等等，
光听听菜名，就仿佛置身烟波浩渺
的西子湖畔，临湖沐风，推杯换盏，
谈笑风生。

行文至此，似乎可以打住。但“妈
妈的味道”忽然勾起我的乡愁，很想
再啰嗦几句，说说金华的饮食。

窃以为，金华菜肴颇有古婺风味，
特别是那只小巧玲珑的“两头乌”，不
仅模样可爱，还能催生系列美食。为何

“浙菜”中的“婺味”还是缺失？
余生虽晚，却老早关注到了这一

现象，并在《金华味道》的《后记》中进
行了分析：“因了‘四省通衢’的地域特
点，长期以来，南来北往的客人如同流
水，把金华原本的一点地方特色也冲
淡了。现如今，金华人的口味守着一个

‘中’字，即便是同一个体，甜也可咸也
可辣也可酸也可臭也可。”

金华人不温不火的脾性，往好里说
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但在众口难
调的饮食江湖里，没有特色的食物，就
像没有“风骨”之人，怎么也撑不起独树
一帜的局面。

如果说，先天不足是历史造就的，
尚且情有可原，那么，后来者主观“犯
昏”，就不是一个“守中”所能掩饰了。

“蜜汁火方”以火腿、蜜枣为主料，
是源于金华的杭帮菜，颇受老一辈台湾
同胞的喜爱。而在金华范围，除了一二
家高档饭店能做这一特色菜肴外，哪几
家街头小店会烧敢做？

吃肉不如吃鱼，吃鱼贵在鱼头。一
尾硕大的花鲢，宜做一鱼三吃。那鱼明
明产自婺城的沙畈水库或者东阳横锦
水库，金华的大小饭店却偏偏标示“千
岛湖”。

还有，一碗用水淀粉勾芡的面疙
瘩，明明是金华乡间早年不起眼的羹
食，却稀里糊涂地叫作“福建羹”。不止
一两次，不明就里的客人问我：金华的

“福建羹”好吃，是福建人做的吗？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我总觉得，

食物的“风情”包含着强烈的地域特
色，既要传承，更需创新。唯其如此，
一座城市的饮食文化才能在“述当年
经典，探今日民俗，谱发展之歌”中风
生水起！

清新淡雅杭帮菜

忽然对两块手帕充满了怀想，虽
然只是很普通很普通的两块手帕。

20世纪70年代，在乡村长大的孩
子，是不兴用手帕的。有了鼻涕，勤快
的孩子，往袖口上一抹，就万事大吉。
有时候，两管袖口，抹得像狗皮膏药，
可小伙伴们依然不管不顾。

那时，真羡慕那些有手帕的孩子，
纤纤嫩指，扬起或白或蓝或红的手帕，
多么气派，多么动人啊。我对有手帕的
伙伴，有一种天然的敬意。我暗暗认
为，手帕是洁净的化身，拥有手帕，就
会拥有高洁的心灵。我也期盼某一天
有属于自己的手帕。

我和母亲说过一次，能不能帮
我买块手帕，可气喘吁吁的母亲没
正眼瞧我，就扛着扁担去稻田挑谷
子了。我感到很沮丧。那天下午轮到
我放牛。我把牛拴在后垅山的一棵
大枫树下，用一根柳树鞭子狠狠地
抽打了半天。打得老牛团团转，哞哞
直叫。这个下午，我硬是没有让老牛
吃上半根青草。

同桌刘胜保有一块手帕，海水的
颜色。刘胜保脸长得白白胖胖，他父
亲和几个姐姐都在广东打工。时常给
他寄些新奇玩意。我们很羡慕他，也
喜欢和他玩在一起。一次，他在手帕

上喷了点香水。当他掏出手帕擦鼻涕
时，一阵香气扑面而来。同学们都把
眼睛投向刘胜保。刘胜保故意把手帕
张开，用折被子的方式，把手帕折成
一正方形，慢悠悠放回上衣口袋。我
看到我们的数学老师也嗒嗒抽了几
声鼻子。

回到家里，我又和母亲说，帮我买
一块手帕。母亲正挑一桶井水回来。她
把水倒进水缸，对我怒吼：“手帕！手
帕！你二姐现在都还没有呐！”

很长一段时间，我不再去想手帕
这件事了。我也不去羡慕刘胜保他们，
有手帕有什么了不起？用袖口擦鼻涕
更爽，左边袖口脏了，用右边袖口擦。
右边袖口脏了，再有左边袖口擦，循环
使用，节约环保，想到这个，我竟然还
有点洋洋自得。

记忆中，二姐是在读初中时用上
手帕的。二姐的手帕，底色纯白，一个
边角上绣了几朵淡雅的腊梅。这块手
帕还是外祖母从市区帮她买回来的。
周末，二姐从学校回来后，都会很认
真地用肥皂擦洗这块手帕。我喜欢蹲
在旁边看二姐洗手帕，帮她换换水什
么的。二姐洗完后，就把它拿到屋后
晾晒。这块洁净淡雅的白色手帕，宛
如一只粉蝶停歇在碧绿的灌木丛上。

有乡野的风吹来，手帕就在灌木丛上
翩跹起舞。看着手帕在灌木丛上摇曳
多姿的样子，真是一种沉迷。二姐舍
不得离开，我也没有离开。

但很多时候，母亲会要二姐去菜
园摘菜，或去割青草喂猪。二姐就会
对我说：“弟弟，你帮我看护一下这
块手帕，不要让风给吹走了。”我连
连点头说好。二姐背着竹篮走远了。
我凑近这块手帕，用鼻子吮吸着它
的芬芳。香气刺激了鼻孔，我忽然来
了一个喷嚏，鼻涕漫溢了全脸。看四
周没人，我赶紧拿起二姐的手帕往
脸上擦。擦完后慌慌张张挂回灌木
丛。可这块洁白的手帕散布着点点
污垢。我突然感到很害怕。二姐回来
看到了手帕上的鼻涕痕迹，肯定会骂
死我。

我在灌木树旁徘徊了很久，决定
去清洗一下这块手帕。

我刚把手帕放进脸盆。二姐就跨
进门槛，说她走到半路，发现忘了带镰
刀。二姐看到我手里的手帕，尖叫了一
声：“吖！”我很紧张，但我还是骗了二
姐：“一阵风把手帕吹落在地，手帕上
沾满了土粒，我拿来洗洗。”二姐很高
兴，说：“弟弟，我下次有了钱，肯定帮
你买块崭新的手帕。”

我读初二下学期的某一天，二姐从
沿海打工回来，胖得让人不敢认。二姐
很高兴，从包里掏她买回来的很多新鲜
东西。她竟然给我买回来了两块手帕：
一块是洁白的，一个角上几簇水仙；一
块是青色，很普通的田子格花案。除了
这个，二姐还给了我一包面巾纸。当时
在大饭店里才能看到过那种大面巾纸。
这包面巾纸有红黄紫绿四层颜色。二姐
告诉我，手帕和面巾纸都是给你擦鼻涕
用的。

有了手帕，我顿时感到十分自信。
被人叫我“鼻涕虫”的时候，我就把手帕
扬出来，让洁净的手帕，轻轻掠过我的
鼻尖，阵阵幽香就从鼻孔直透心肺。

二姐给我两块手帕，用了不久后，
就先后丢失了。二姐给我的那包四色面
巾纸，宛如我心爱的彩虹，被一直珍藏
在皮箱中，因为我舍不得拆封。

多年后，二姐回娘家。吃完饭后，她
找不到面巾纸擦嘴。我想起我皮箱里那
包珍藏许久的面巾纸。我把它找出来，
撕开了塑料包装。二姐说：“这纸怎么这
么粗糙？”我一摸，这包面巾纸的柔顺
度，比如今时兴的面巾纸差远了。二姐
勉强从里面抽了两张。我很怅然，但我
没有告诉她，这就是她送给我的那包面
巾纸。

手帕，在乡风中摇曳 ◆心香一瓣 􀲻刘会然

◆汉诗节拍

◆人生韵味 􀲻三 川 蝉
􀲻黄选

一蜕嚣尘万籁空，
竹间高柳饮清风。
不知身是烟霄客，
犹作繁声送落丛。

处暑时节
􀲻胡巨勇

西风掩秋帘
在蝉哀伤的恋歌声中
暑气开始节节败退
几声雷鸣
暴露了夏鸣锣收兵的信号

天高远河道
清瘦称职的稻草人
默默检阅着田野的瘦身计划
蛐蛐儿携一首首轻音乐
粉墨登场
成了季节的主角
悱恻细腻的情怀里
共鸣着岁月的底蕴

落叶骑兵
敌不过一场秋雨的倒戈
相比于蒲公英的看淡云卷云舒
雁群用方言解读出季节和生命的本质
谢幕也是拉开序幕

我歌唱绿色的阳光
􀲻杨达寿

孩提时的破败仍在柔软里鲜活
那些亘古遍见的草木都不来发家
到处是烟尘混沌的嘈杂喧闹
头顶似乎罩着一只特大的泥锅
光线静默，耐心等待着诗的栖息
我对绿的憧憬如河面漂荡的绿萍

春回大地，天天长大的城郭
催我长出一双明亮的眼睛
把车水马龙的大手笔读成一幅画
江边不知何时飞回一群群白鹭
被高楼拥抱的绣湖也有了鱼群
我喜欢徜徉不断拔节的街巷
一扑进她的怀抱就舒缓了神经

往日那些身手缺失的房舍哪去了
今走进一个日新又日新的梦境
眼前是一派茁壮的彩画似的图锦
街巷伴楼宇饮不尽绿色的阳光
花草和绿树一齐编织着蜃景

我似乎戴上一副绿色的墨镜
恍惚中，四周一切的一切
都是绿的色彩，绿的踪影
连微微拂面的风也是绿的呵
绿的气息迷醉了我缺绿的心
地绿了，天绿了，空气亦绿了
于是，我情不自禁放声高歌
歌唱绿色的阳光造美故乡的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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